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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OS022 

訪談對象：蔡季勳（現任台權會秘書長，2007-） 

口訪日期：2011 年 12 月 19 日 

口訪地點：台權會辦公室 

訪 談 人：嚴婉玲 

 

■基本資料 

我出生於1972年，大學念國貿，研究所學社會發展，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從

事社區營造。接著在高雄的民間組織「亞太公共事務論壇基金會」工作，進台

權會前一份工作則是在「台灣國際醫學聯盟」（縮寫為TIMA）服務。 

■陰錯陽差當上秘書長 

2000年時，台權會透過網路徵求翻譯志工，我寫信表明有協助的意願，未

獲回應。2006年，台權會公開招募員工，我再度前來應徵，並且與當時的會長

吳豪人與祕書長吳佳臻面談，但也沒有下文。到了2007年，當時秘書長林淑雅

寄信給我，說他們想要找一位工作人員，我想是因為2006年的求職資料還在那

邊，而且2006年面談過後，我跟佳臻雖然頂多算是點頭之交，但常在一些營隊

或抗議場合遇到，可能因為這個緣故而被找進台權會。 

《內外交迫的困境》 

■內部的人事異動 

我大約是在2007年12月左右到職，這份工作對我而言是一大挑戰，因為剛

進來就擔任祕書長，我2006年來應徵的工作，只是負責單一部門或特定議題的

部份，而秘書長是一個非政府組織中， 需要去領導或協調組織內部的角色，

落差非常大。 

2008年的狀況可以分兩個部分來說，當時台權會內部人事異動很大，雖然

交接了一兩個月，但我馬上必須處理多位工作夥伴離職、找人的窘境，然後新

的人進來，我們被迫要在短時間之內趕快跟上台權會關注的議題，並且學習怎

樣去執行實際層面的東西。 

■外部的詭譎變化 

2008年的大環境也有著各種詭譎的變化，3月適逢四年一度的總統及立法委

員選舉，2007年年底，很多民間團體長期倡議的法案都還沒有結果，第六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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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會期卻即將結束，選舉過後，想要通過法案就必須重新再努力一次，所以

我甫上任就遇到台權會想趕在立法院會期結束前的關鍵時刻，對國會進行遊說

與施壓的時期。 

後來大選的結果懸殊，國會政黨輪替，幾乎呈現一黨獨大的局面，中國藉

由舉辦奧運向全世界宣示崛起，由於新政府的兩岸政策與前朝不同，政治氛圍

有了劇烈的改變，民眾十分關注兩岸互動以及中國人權事件的發展，不管是對

內或對外，2008對我們來說都是筋疲力盡的一年。 

《參與活動大事記》 

■樂生事件與漢生人權補償條例 

2008我們主要在承接之前的工作，例如樂生醫院事件，2006年台權會跟日

本律師帶著一些老院民去日本打國賠訴訟，並且贏得了官司，所以也考慮是不

是要回國透過訴訟來要求政府承認過去在樂生發生侵害人權的事實，並且作一

些道歉跟事件的調查。樂生院的問題始終很複雜，因為它不僅牽涉到過去的人

權迫害，新的迫害也正在進行中。 

2007年7月雖然通過了漢生人權補償條例，但內容被迫打了很多折扣，變成一個

我們不滿意卻也只能接受的結果，接下來只能努力去監督樂生院或行政機關有

沒有好好依循法案做事。 

■台權會在野草莓運動中扮演的角色 

陳雲林事件，讓我們看到警察對民眾有很多執法過當的情形，例如拆國旗

、禁止喊口號等等，到他來台第二天，台權會開始覺得應該對這些幾近濫權的

行為表態，接著發生了上揚唱片事件，剛好野草莓運動也展開靜坐抗議，我們

跟野草莓在某些訴求上達成一致，所以台權會決定聲援他們。 

另一方面，相較於學生們來說，台權會對於集遊法跟示威抗議的實務層面

都比較了解狀況，例如說抗議可能會被驅離，接著被移送、起訴，在聲援的同

時，台權會已經開始思考，接下來要如何找資源來作一個法律上的抗爭，如何

讓社會看到這個運動的正當性，台權會並不想去主導或影響學生們決策的方向

，只是想在他們遇到後續問題時，提供專業且實際的法律協助。 

除此之外，台權會也幫學生承擔了處理捐款的工作，花了很多人力在廣場

上收到的無名捐款以透明的方式公佈出來，正常管道的捐款則把收據跟後續發

展的訊息反饋給捐款人，關於劉伯煙老先生的捐款，也在他過世之後交給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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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後來野草莓運動到了一個階段性，學生們不在自由廣場上靜坐了，款項的

後續處理本來也想委託台權會代管，但我們想在錢的事情上保持距離，人力上

也實在超出負擔，所以拒絕了這個提議。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八八風災過後，我們覺得災後重建條例的草案有蠻多荒謬的地方，在重建

過程中，政府要有這個條例才能編列預算，法案對災民的權益影響很大，可是

制定過程中，卻沒有充分徵詢災民的意願或想法，然後就要匆促的通過這些條

例。 

於是台權會在台北開了一個公聽會，提出很多問題，例如迫遷、劃定特別

區域等等，但當時媒體關注的焦點都在災民的反應或抨擊政府上，我們想去討

論災民重建工作的法源依據時，媒體也沒有辦法把這些報導出來。該次立法院

臨時會期，大約一週左右的時間內，我們很密集的動員，在街頭抗爭、在國會

遊說，到頭來還是通過了一個不得不接受而且問題很多的條例。 

■廢除死刑與蘇案轉折 

2010年2月，台權會參加了日內瓦「世界反死刑大會」，正當我們覺得台灣

逐步廢除死刑的前景一片看好，沒想到此時國內的風向已經開始轉變。3月，立

法院有立委質詢為什麼台灣已經四年沒有執行死刑，媒體跟進積極炒作，矛頭

指向當時的法務部長王清峰，在她被迫辭職下台之後，四月就有了第一波死刑

的執行。 

台權會支持廢除死刑這個議題歷史悠久，也做過很多個案救援，2008、

2009年，投入很多資源想透過蘇案突顯台灣的刑事人權有蠻多需要去改變的地

方，也一直苦無機會推動社會討論死刑存廢的議題，沒想到2010年被邀請上媒

體時，才發現媒體主持人跟call in民眾根本沒有辦法把死刑當成一個理性討論的

公共話題，反而馬上變成一個激情炒作的東西，而我們被呈現出來的模樣，則

是一個靠著國際外援來迫害受害者家屬，滿口仁義道德但實際上是在幫壞人脫

罪的組織。當時主流的社會風向對支持廢死的人權團體都非常不友善，這是令

我們挫折感很大的一個時期。 

但也許因為蘇案太曲折也太有名，引起了很多關注與討論，有幾次開庭，

他們陸續到各處去巡迴演講，甚至在2008年時，讓法庭決定請刑事鑑定權威李

昌鈺博士來做現場重建，狀況跟一開始他們三人已經被定讞，隨時可能執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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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大不相同，那幾年媒體跟社會對於討論冤案議題的熱度，比我們在1990年

代的時候談這些高了很多。 

■調整步伐：反省與思考 

2011年我們內部作了一些檢討，例如有些議題我們是不是花了很多資源，

可是獲得反饋卻不成正比。或是我們的角色跟其他團體有沒有重複？資源繼續

放在這個東西上，是不是正確的？諸如此類。 

人權議題包含的範圍很廣，我們還是菜鳥的時候，可能會被很多請求拉著

走，漸漸的我們學會辨識，有些議題已經有其他團體投注心力，台權會去做重

複的事，不見得是好事，所以我們必須去抓回我們關心的主軸，也去學著跟其

他業有專精的團體進行策略性的合作。 

對我來說，2011年比較像是調整的一年，在議題上沒什麼進展，但我們不

斷地反思：台權會應該做什麼？應該用什麼樣的策略，透過什麼管道去做議題

上的經營？這部份牽涉到我們從去年開始嘗試的地區人權教育推廣，但目前結

果還不是很滿意。 

《會務管理的願景》 

關於會務，可以分兩個層面談，一個是財務，一個是人事。 

■財務管理 

我很羨慕一些發展相對成熟的國外NGO，有一些團體會員人數很龐大，只

要靠著會員的會費，就可以讓組織維持三四十個人的運作，這也是我希望台權

會能達到的中長期目標，讓資金來源不要過於依賴少數幾位金主的大量捐款，

而是以長期小額的會員捐款為主的方式，這樣會比較穩定也細水長流。 

但要達到這樣的想像，就會有一些辛苦的過程，包括可能必須完整建立支

持者的資料，讓他們可以定期接收訊息，我們這幾年的成果是，每三個月出版

一本季刊，讓會務具備基本的穩定性，也讓會員看到我們的努力方向。 

■人事制度 

台權會是一個由會員組成的社團法人，核心成員有會長、執委、秘書處員

工，接著是會員，更外圈有志工、參加過活動的人，再擴大範圍的話，還可以

包括會來看網站或者看臉書訊息的網友，如何建立一套好的管理制度，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但目前台灣還沒有哪一個公民團體的體系讓我覺得發展得很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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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是我想要努力的方向。 

此外蠻遺憾的是，有很多志工滿懷熱情地來服務，不應該只把他們當成人

手，而是應該去啟發或帶領他們對議題有更深的認識，了解NGO運作的細節，

介紹社會運動的理念等等。但我們常常自己也在摸索，忙於那些讓自己更專業

的過程，沒有時間去做這些，志工只能打打字、做些行政工作，這是非常可惜

的事情，希望可以在未來有所改變。 


